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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暴力，你可以除掉一个杀人犯，但你不能铲除谋杀。  

通过暴力，你可以除掉一个谎言家，但你不能建立真理。  

通过暴力，你可以除掉一个仇恨者，但你不能铲除仇恨。  

黑暗不能驱逐黑暗。只有光明能够做到  

──小马丁路德金  

以眼对眼只会使整个世界以致盲告终。  

非暴力抵抗是教育公共舆论的一个过程，那样它涵盖了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并使其本身不可抗拒。  

非暴力抵抗是对真理不屈不挠的追寻，和追求真理的决心。  

非暴力抵抗是内在精神的表征。  

非暴力抵抗已经成为对暴力的有效替代。  

──圣雄甘地  

 
2001年9月11日摧毁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和五角大楼的一部份不仅仅是对美国金融和军事力

量的象征物的攻击。它不仅仅是媒体所宣称的“对美利坚的攻击”。 它是对来自全世界的

人民的大规模谋杀。那天，恐惧、悲哀和泪水之流迅速跨越大洋和南、北美大陆。来自五

十多个国家的人与数千美国人一起死去。没有目标，无 论它多么高尚，可以为对无辜者

的这一谋杀提供理由。  

全世界人民正悲悼这一悲剧中的牺牲者，并分担其家人和朋友的巨大悲痛。能源与环境研

究所全体同仁与他们一同悲悼（死者）。为抵制暴力、恐怖和军事主义，我因能源与环境

研究所全体同仁之请并代表他们撰写这篇文章、提出这些建议。  

全球恐怖的“911”事件呼吁并值得做出全球反应，以帮助世界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变

得不受大规模毁灭的威胁。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严重的大规模毁灭 事件。众所周知

，空战作为国家恐怖的手段在20世纪被创建出来以完全抵消或摧毁“生命中枢”──即城市

，由此消除了战争中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 别。（有关空战学说的简史张贴在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的网页上。）核武器将常规爆炸和火力轰炸所带来的恐怖扩展到一个新



的层次。但是，2001年9月11日仍 然在世界历史上建立了一个可怕的里程碑。这一前所未

有的事件表明，非国家成员、恐怖主义网络现在已经将民用飞行器用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来杀死数千人。  

恐怖分子可以在很大规模上制造毁灭的可能性在直到现在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设想，并在诸

如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阿尔夫雷德P.默拉联邦大厦爆炸、1993年 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以及

1995年东京地铁化学袭击等许多恐怖主义实际行动中得到暗示。但是，袭击的巨大规模和

协调性，目标的选择，准备的年限，以及 2001年9月11日攻击的后果意味着曾经在很大程

度上假设的事情已经进入了严酷现实这一栏。  

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继续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仍然存在。报复性暴力将增加持续性

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也可能增加恐怖主义集团逐步升级到使用核、化学、或 生物武器的

危险。我们不知道一些非国家集团是否已经拥有了核材料。如果他们有了，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可能拥有多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基斯坦这个核武装国 家的不稳定和冲突在与

美国军事行动的合作中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  

紧要的是，我们试图劝说美国政府反对暴力政策，支持导致抓获疑犯和进行审判的过程。

而且，如果消除恐怖主义是总体目标，审判所怀疑的策划者和资助者将比暴 力剪除疑犯

揭示出更多有关恐怖主义网络如何组织和维持的信息。纽伦堡审判不仅将大屠杀的许多凶

手绳之以法，而且揭示了有关它怎样组织和实施的大量细节。这 些审判还导致国际法的

重大进展。有关911攻击的审判也将向全世界显示美国传统中最优秀的方面：激发了美国

宪法的为法治和公正而斗争，它激励的不仅是几代 美国人，而且是全世界的自由战士。  

但是，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审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程序，它将导致逐渐消除带来恐

怖和不加区分屠杀的冲突和仇恨。人们广泛认识到，这些冲突和仇恨根植于 成为我们这

个世界特徵的可怕的不公正和不公平之中。减少暴力要求国家减少军事主义和压迫，并系

统地减少世界上巨大的不公平，以至于人们可以用希望代替失 望。将世界经济和军事结

构作为一种全球种族隔离（具有一些重要的区别）进行分析和讨论可以参见萨利布克和威

廉明特发表于2001年7月9日《民族》杂志上 的文章。另一篇有关讨论减少全球不公正和

暴力的可能方法的文章可见于本人的专著《从全球资本主义到经济公正》（Apex出版社

，1992年，1996年再 版）。  

鉴于世界上不平等、不公正和愤怒的程度、范围和地理分布，美国的暴力报复很可能导致

全球分裂和更多的冲突。它将提高更多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那些袭击可能更加具有破

坏性。如果美国的报复导致大范围的平民伤亡，那种前景就变得更加可能。  

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石油是并一直是中东、中亚、美国和世界政治中暴力纷争的中

心方面之一。日本袭击珍珠港发生在美国施加石油禁运以防止日本获得并最 终控制印度

尼西亚的石油之后，而印度尼西亚的石油既不属于日本，也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当时统

治印度尼西亚的德国殖民主义者。另一个例子是，1953年美 国中央情报局支持推翻了伊



朗的民选政府（对伊朗石油工业民族主义化的反应）并代之以伊朗国王，这导致了25年的

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实质性的持不同政见者 只可能（躲）在清真寺中。这一过程对于

渐渐引发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波动很重要。有关石油政治历史的优秀描述，见：丹尼

尔叶尔金《奖品：对石油、金 钱和权力的渴求》（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91年）。有

关中亚石油资源和美国政策的新近精彩分析，见：迈克尔克莱尔：《资源战争：全球冲突

的新前景》 （纽约：大都会书局，2001年）。  

美国在中东的许多政策为非民主机制的盟国而制定，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的制度，在那里

象在阿富汗一样不允许宗教自由。沙特伊斯兰政府允许美国军队驻扎在对穆 斯林来说最

神圣的两个地方和有世界上最大石油储量的沙特阿拉伯是该地区一些伊斯兰武装人员感到

愤怒的核心。[例如，见部份由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米勒于 1998年制作的对奥塞马本拉

登的电视采访。还可见：玛丽安韦弗在《纽约人》上有关奥塞马本拉登的文章，和约翰K.

库利：《不神圣的战争：阿富汗、美国与 国际恐怖主义》第二版（伦敦：普卢托出版社

，2000年）。]正如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到的，这些愤怒的武装人员大部份来自美国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资助和训练他 们以将苏联军队从阿富汗赶出去的政策阶段。后来，塔利班部

份得到沙特阿拉伯的资助，直到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爆炸事件。（有

关塔利班 的简史，见阿迈德拉希德：“塔利班：输出极端主义”，《外交事务》，1999年

11/12月，第22-35页。）  

如果报复和暴力是错误的答案，世界人民能够怎样一起工作以追求公正和提高安全呢？积

极地、非暴力地抵制邪恶以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方式触及这一问题的根源， 是甘地为印

度独立进行斗争的标志，被称为非暴力抵抗，正如其在美国民权运动和南非反种族隔离斗

争中所显示的。制盐、织布、以及废除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和公 车是动员起数百万人的

日常行动。  

甘地在印度的斗争部份从美国的历史中受到启示──在十九世纪中叶亨利戴维梭罗抵制非

正义战争和奴役的行动中。部份受到甘地事例的启示，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 权斗争是非

暴力抵制不公正回归美国。这一丰富的历史也许可以在这些严酷和悲哀的日子里提供我们

所需要启示，以找到抵制暴力的途径，这种暴力既来自大规模毁 伤性武器又来自已经逐

步成为全球社会特徵的不公正和剥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五百多万儿童已经毫无必

要地死于饥饿，净水匮乏和缺少基本的医疗照顾。同 时，最富有的400人所控制的财富多

于最贫穷的20亿人所控制的。维持这种不公平要求巨大的、全球性的压制性机器，这已经

导致了许多为公正而进行的英勇斗 争，而且滋长了绝望、愤怒和仇恨。  

10月2日是甘地的生日。也许它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日子，让我们所有人在这一天反思我们

单独、在我们社区中、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做些什么以抵抗军事主义和暴力，而不管这

种军事主义和暴力是来自非国家集团还是国家，并帮助创建安全、和平与公正。  

例如，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并消耗了超过我们合理份额的化石燃料的人可以用来抵抗不负

责任和军事主义的石油政治的一种方法就是尽我们所能降低我们的石油消 耗。降低富国



石油消耗的25%将达到每天1000万桶──比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的产量还

多。这可以改变石油政治的面貌。在我们在短、中期内 不能完全消除石油使用──这将引

起严重的经济混乱和打击──的同时，自愿地大量减少石油消费以及适应于同样目的的政

策可以帮助创造较为公平、安全和环境合 理的取向。以石油为主要目标而可能被送到沙

漠地区作战的士兵，或那些已经在那儿的人也可以略松口气了。（有关布什政府所建议的

能源政策和能源与环境研究所 的能源政策建议，见《科学为民主的行动》第9卷第4期，

2001年8月。）  

另一个提出的主意是将食品而不是炸弹送到阿富汗的村庄中。这一仁爱的行动也许会带来

发自内心的合作，这将增加以审判代替逐步升级的暴力循环的可能性。华盛顿的官方论调

使美国政府几乎不可能在现阶段对阿富汗人民采取友善行动──事实上，正沿相反方向（

发展）。  

说到底，在全世界可以怎样开展人民对人民的外交以在战争的呼声如此高涨的时刻营造和

平取向是一大挑战。但是，非洲国民大会的尼尔森曼德拉以及南非人民在全 世界人民的

参与下将甘地作为在南非铲除种族隔离的启示。我们现在需要一场触及同样根源的更大规

模的斗争，以铲除全球的种族隔离。  

面对这样一个挑战需要全世界各种组织和具有良好意愿的人民进行合作。通过在我们的社

区中集会，我们可以从这个10月2日开始纪念那些在全球共同灾难中死去 的人们，并沉思

我们可以跨越国界一起来做些什么以认知这一悲剧的全球性质，并防止其重演。在这一天

遍布全世界的集会中，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想一下公正问题， 考虑一下摆脱国家或恐怖主

义集团产生的全球种族隔离、全球暴力和军事主义，以及达到全球民主、公正、平等和友

爱的途径问题。  

 


